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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学作品为剧本赋能

张 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

电影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它的创作法则。而文学创作更

聚焦人物塑造、文学价值，以及对宏大主题和人的命运的深

度探讨。对创作者而言，无论做何种类型的电影，都要找到创

作主体，只有找准创作主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

如今，传统的单一电影类型创作模式正逐渐失去吸引

力。电影在内容和主题的拓展上需要重新回归文学性，借助

文学找到人物，找到叙事的升级，重塑人物塑造与叙事逻辑。

我去年有幸参与孙甘露小说《千里江山图》的电影改编

工作。改编剧本中涉及14位人物，虽有核心主角，但配角群

像同样戏份充足。这得益于原著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人

物群像。在改编中，如果做到多而不乱，人物差别和对立感

清晰，或许正是契合当下观众审美需求的关键所在。

阎建钢（中广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导演）

就影视改编而言，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根据

文学作品改编，另一种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二者是有

区别的。我执导的作品中，约半数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创

作这些剧目时，我特别有底气，因为这些作品与普通剧本截

然不同，它们仿佛蕴含“核能”，无论处于哪个时代、采用何种

表现手法，也不论演员阵容如何，都具备成就优秀影视作品

的潜力。

电视剧改编的基本要求是故事性，需要以叙事性强的文

学作品作为根基。然而，真正成功的改编不能止步于这一

层，还要有第二层思想性。因此，除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作家

的思考是否具备当代价值也很重要。第三层是市场的接纳

度。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本质上是面向市场的商品，无论是

电影还是电视剧，票房和收视率同样需要我们考量。

以符合影视创作规律的方式进行改编

徐则臣（《人民文学》主编）

在写作上我是个实证主义者，我写的东西尽量在我能力

范围内让它落实，确保在硬知识上不出问题。我们常说，小

说其实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给我们的当代生活留下一部“信

史”。这个“信”字从哪来？就是真实，就是“及物”。

以我的作品《北上》为例。初版中有个细节：1901年，中

国翻译谢平遥陪同意大利人小波罗途经吴承恩故乡河下古

镇，向对方介绍此地与《西游记》作者的渊源。后来，中国作

协副主席邱华栋读完小说后指出，吴承恩被确认为《西游记》

作者，实则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先生考证的成果。这个时

间逻辑的疏漏，我在第二版中及时做了修改。

操持文字的人要敬惜字纸，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笔下的

内容，又怎能要求读者尊重？影视创作同理。倘若创作者不

尊重自己的影视语言，连最基本的信息交代都敷衍了事，错

误百出，那你是在单方面毁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那个信任的

契约，早晚也会被观众抛弃。所以，不管文学创作者还是影

视创作者，都应该尽最大努力确保信息可靠、杜绝硬伤，这不

仅关乎专业素养和尊严，也是对创作应有的态度。”

石一枫（北京作协副主席）

电视剧《借命而生》与原著最大的区别在于，原著聚焦好

人之间的矛盾与悲剧故事，而电视剧则加入了明确的反派角

色。回顾文学发展历程，“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划分好人坏人”

的观念其实出现较晚，直到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相对成熟后才

逐渐提倡。在此之前，经典文学往往都有鲜明的反派形象，

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封神演义》里的纣王。

影视改编有同文学创作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改，还得

编。改编不仅要对原著内容进行调整，更需要结合影视特性

重新创作。如果单纯追求文学性，而忽视影视剧的创作规

律，很可能面临失败风险。在剧作中塑造一两个反面角色，

并非意味着对世界的认知流于表面，更多是出于剧情推进的

需要，也便于观众更明晰地理解剧情。

在创作嬗变中坚守文学的尊严

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编剧、制片人）

什么样的作品需要改编？今天的年轻创作者又该具备

哪些素养，才能适应文学与影视行业的发展变化？对此，我

想到三个概念：一、老文学，即传统经典文学。这类作品在修

辞技巧、叙事结构与哲学思考上的深度，是无法取代的。二、

活文本。要通过了解身处同样知识结构和环境的创作者们

的作品，窥见今日时代表达的样貌。三、新趣味。互联网文

化诞生后给所有的叙事艺术带来趣味上的巨大冲击。如快

节奏的“速食美学”、脱离现实的“悬空美学”，以及偏向轻松

娱乐的“低幼美学”。如果我们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文学趣味，

将难以用创作回应当下的时代课题。

此外，影视改编需要建立空间思维——作家习惯以时间

线推进故事，而编剧则要优先构建场景与画面，让剧情在空

间转换中自然展开；另一方面，要有戏剧思维，充分把握生活

流、事件、戏、好戏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优秀的语言能力

也不可或缺，这既体现在台词的撰写，也体现在剧本中除台

词之外的叙述中。

杨 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电影剧作教研室主任）

电影艺术的根基，既深植于文学沃土，也依托于古老的

故事原型。早在一万七千年前，在法国拉斯科岩洞中的原始

壁画就已经开始诞生了故事，千万年来的故事一直是我们内

心力量的来源。尤其在当今时代，百年变局激荡，我们能够

感受各个年龄层人群的变化，快餐化、碎片化的文化产品充

斥于我们的生活时，激流中我们尤其需要稳固的精神基石。

而文学跨越了所有历史周期，伴随着对永恒焦虑的有力解

答，提供了牢不可破的稳定性。面对未来科技浪潮，我们期

待作家与影视创作者共同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作为

“人学”的尊严。

从文学中捕捉影视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 恒（腾讯视频总编辑）

文学是影视的源头活水，影视为文学插上翅膀。无论影

视发展有多快，我始终认为：文学在前，后有影视。小时候，

我看过西影厂的一部电影《野山》，我记着片名下有一行字：

“改编自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这使我清楚地认识到

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双向赋能的关系。同时，文学也是影视

的源头。如今丰富多彩的影视作品，不少是站在文学的肩膀

上得来的。我们常说文学引领影视两三年，捕捉影视的发展

方向，研究文学就可以了。把握住文学，就可以找到未来两

三年的影视方向。

梁 萌（爱奇艺执行总编辑）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与影视的共生关系

愈发显著。文学为影视提供思想深度与创作基础，影视则助

力文学实现大众化传播，推动作品“破圈”。数据显示，爱奇

艺过半获奖作品和热度破万的剧集均改编自文学作品。像

《人世间》《北上》《我的阿勒泰》等改编剧热播后，原著小说销

量也随之激增，充分展现了两者相互成就的潜力。面对未

来，我们希望将文学IP系列化，进一步挖掘其商业价值与文

化影响力。

文学改编影视，创作者需先思考三个问题：能否通过你

的故事去唤醒和调动观众的好奇心？能不能达到基本的情

感共鸣？能否引发观众的深度思考？《我的阿勒泰》一剧就很

好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在没有强情节，甚至没有一条贯穿

始终的主线的情况下，通过主角文秀的成长线和情感线牢牢

抓住观众；文秀母亲所代表的当代女性形象，其豁达、坚强的

价值观更与当下观众形成深刻共鸣，为文学改编影视提供了

成功范例。

（本文由本报记者许莹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

之际，上海——这座文学与光影交织的伟大城市，不仅

书写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百年共生的传奇，而且终

将成为文学与电影于未来岁月双向赋能的有力见证。

自《诗经》开始，中国文学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

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为中国文学的长足发展和

广泛影响插上了翅膀。1922年，电影《清虚梦》出自

蒲松龄《聊斋志异》；1927年，电影《盘丝洞》出自吴

承恩《西游记》；1928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

在电影《火烧红莲寺》中涅槃重生。文学借由胶片一

旦获得新的样态，生命新一轮的成长便开始启动。

鲁迅《祝福》，祥林嫂的凝望通过白杨的眼神看

向我们，再次传达出女性向旧时代的哀怨发问；杨沫

《青春之歌》，林道静经由谢芳的呐喊，还原了一个不

甘于被动命运的理想主义“新女性”；鲁迅《伤逝》搬

上银幕，我们知道了知识分子在新旧两个时代交迭

期的新生与沉沦；而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电

影传播则让更多人了解到抗战初期一代英雄儿女的

勇敢与深情。

通过电影，鲁迅《阿Q正传》、茅盾《林家铺子》、

柔石《二月》、巴金《寒夜》、老舍《骆驼祥子》、林海音

《城南旧事》、沈从文《边城》《萧萧》重新走进千家万

户，让我们看到中国南方、北方以及西南边陲不同人

们在同一时代的命运走向；通过电影，我们也看到了

梁斌《红旗谱》、徐光耀《小兵张嘎》、周立波《暴风骤

雨》、郭小川《一个和八个》、柯蓝《深谷回声》、莫言

《红高粱》中反抗与斗争为主题的中国革命史中的非

凡人生；通过电影，我们更认识了水华、崔嵬、谢铁骊、凌子风、谢

晋、吴贻弓、谢飞、张军钊、陈凯歌、张艺谋。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

长，黄建新《黑炮事件》、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关锦鹏《长恨歌》、

冯小刚《一九四二》、曹保平《烈日灼心》无不出自张贤亮、彭见明、

王安忆、刘震云、须一瓜的文学作品，而周大新、刘恒、张承志、王

蒙、蒋子龙、冯骥才的原作经由谢飞、黄蜀芹、张子恩等人的重新阐

释而变得更加动人、新颖。当文学经典具象为视觉史诗，我们获得

了文学家与电影人对人类心灵的深度破译与双重建构。

马识途《盗官记》，由姜文重构为《让子弹飞》的黑色寓言，获得

无数影迷的推崇；刘慈欣《流浪地球》，经郭帆启动了中国科幻电影

的新里程；许仲琳《封神演义》，通过饺子《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新

再造，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重新站回人类文化

巅峰的可能性。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不朽的精神母题，电影为文学拓

展了无限的艺术天空。

百年共生的历史，是新一轮合作互动的起点。新时代长篇小说

以其容积、体量与深度，显现出文学为电影赋能的优势。中国作家

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近推出56部深具影响的长篇，连同

今天发布的最具转化价值的文学作品，如若能和电影人碰撞出灵

感火花，无论于文学、于电影，都会催生文学新质，抵达艺术高峰。

钱谷融先生曾言：文学是人学。文学为电影提供了直抵人心的

精神密码；电影同样也是人学，电影是文学通向人心的重要桥梁。

一些时刻，我们通过电影去寻找那部文学之书；一些时刻，我们阅

读文学，会向往赋予它新的艺术能量。

此刻，愿我们——如我们的前辈，携手同行，让文学与电影彼

此照亮，共同书写震撼世界的中国"乐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研部主任）

我是个教授电影导演的教师，为了教学也导演过9部

电影及2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根据叶辛小说《高高的苗

岭》改编的电影《火娃》、沈从文小说《萧萧》改编的电影《湘

女萧萧》、刘恒小说《黑的雪》改编的电影《本命年》、周大新

小说《香魂塘畔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张承志小说

《黑骏马》改编的电影《黑骏马》，扎西达娃小说《冥》改编的

电影《益西卓玛》，以及根据剧作家曹禺的话剧《日出》改编

的电视连续剧《日出》，作家梁慕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

续剧《豪门惊梦》。说我的影视创作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攀

登，完全正确。

在还没有电视、录像带的时期，我曾经感慨过，人类发

明创造的八大艺术形式中，电影实在是“太短命了”。电影

的胶片拷贝在结束影院放映后，一般观众除了在教科书和

资料馆里，就再也欣赏不到了。是后来的数字技术等高科

技，给了百年老电影第二次艺术生命。但如今我仍然在感

慨，在八大艺术形式中电影的制作手段、材料及表现方式又

是变化得最快、最大的，不像其他七门艺术形式，创作手段、

方法基本变化不大。特别是文学和绘画，是唯二只由艺术

家个人完成，而且可以不成为商品而成活的艺术创造。曹

雪芹用笔写了一辈子《红楼梦》，梵高画了一辈子的画，可以

不出版、不售卖，照样留存千古。

当前，人类已经从“文字写作”，进入到兼行“视听写作”

的时代。过去和现在，拍摄电影、电视剧、网剧都是投资昂

贵、费时费工的产业。但是可以预料，未来的AI将会使这

一切简化，甚至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制片厂”。那么，导演

们还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攀登，而作家或剧作家们，则可

以用AI制作手段，直接把酝酿、想象、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制

作成视听等艺术作品。作品在网络上有市场、有收入固然

好；没多少人理会，没收入也不怕，只要是好作品，也可以像

曹雪芹、梵高一样只给自我及好友、知音们欣赏，照旧流传

千古。

（作者系导演、编剧、制片人）

我想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一部电影说起。

这部电影叫《爱玛》，根据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改

编。我们假设读者和观众对简·奥斯汀的小说以及英国

人言谈中的那种按捺不住的幽默有所了解。我想到了这

部电影中的这样一段对话。

爱玛问弗兰克先生：您和费尔法克斯小姐熟不熟？

弗兰克回答道：跟一位女士熟不熟，那位女士说了

才算。

如果我们仅仅用这段对白隐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

那就辜负了简·奥斯汀那标志性的对婚姻和社交生活的

精湛分析了。实际上，弗兰克先生和费尔法克斯小姐早

已暗通款曲，秘密订婚了。

即使从中国电影的历史来看，文学和电影的这种联

姻也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

文学的创作和电影的创作，都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

但是我们不能把改编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从一种叙事方式

向另一种叙事方式的转化。比如我想到本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放映的另一部电影——日本导演石川庆根据日裔英

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改编的《远山淡影》，它讲述了人

们会在回望中重新“塑造”往事。而无论文字叙述所暗藏

的不确定性，还是影像画面所呈现的相对明晰，都揭示了

人物心理层面复杂的日常感知，探讨了人物的内疚和自

欺。这种转化与揭示，由一个时代各个门类艺术家的合

力创造而成。小说的叙事和影像的叙事，相互影响、相互

渗透，它们不仅仅是叙事的手段，更是我们观看与理解世

界的方式。

因此，我想任何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都不能被简单

理解成“IP改编”，而是文学与影视从业者都深入地感知

时代、感知社会、感知人，同时意识到两种门类自身发展

的历史，并对时代中的种种变化作出自己的回应。

顺着绘画这个角度，我们或可借艺术史家石守谦尝

试透过“画家与观众互动”这一角度对“山水之史”何以产

生变革的思考，来反思如今文学与读者、电影与观众的依

存关系，从中辨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中国作协的影视转化推广计划，

都是富有远见和切实有效的一个举措。它从一个小的切

口，触及了文字和影像这两种人类最基本、最直观的交流

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变化与发展也给人类认识并理解自

身带来了广泛影响。

（作者系上海市作协主席）

我经常会被人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看历史小

说？历史上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故事里的人已逝去，我

们作为现代人读这些历史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

问题，我有一个切身经历：有一次我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

的采访活动，他们邀请我在里面随便挑一件展品讲5分

钟。我转了一圈，看到玄奘大师的图像，我说给你们讲一

个唐僧的故事。

玄奘是洛阳偃师人，他5岁丧母，10岁丧父，10岁之后

就到了洛阳的净土寺出家，从此开始踏上求道之路。为探寻

佛法真谛，他毅然西行去了天竺，而后携带几百经卷，回到

长安，潜心译经。

某天玄奘倏忽想起，自己已经40多年没回过家乡偃师

了。于是他向皇帝请假回乡，找寻亲朋好友。历经岁月沧桑，

儿时玩伴、邻里旧识皆已凋零。最终，他只找到了一个亲姐

姐，40多年没见的亲姐弟见面抱头痛哭。哭完以后，玄奘问

姐姐父母的坟墓在哪儿？姐姐把他带到父母的坟前，玄奘走

近一看，父母的坟40多年没人修葺，也没有人上香，坟已经

被风化得看不见痕迹了。他在给皇帝写的报告里，用了八个

字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得比较含蓄，大概意思是想起当

年的事情，情绪变得很不安定。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抱着

父母的坟头嚎啕大哭。玄奘是中国的高僧，精通佛法。佛法

讲的是断绝俗缘，达到彼岸，得到解脱。这让我们发现了什

么呢？玄奘大师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对

亲情深切的眷恋。

我讲完之后，一同参观的人都给父母打了通电话。我忽

然发现，科学技术一直在发展，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变，

就是人性。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广为人知却被人误

解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想表达的是，历

史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档案历史，是枯燥、客观的记载；一

种是“真历史”，需要用当代人的眼光、当下性的精神去理

解和激活。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当下性，并不是要我们强行把现

代的理念放到古代去。创作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古代题

材中找到和现在的人情感能够相通的内容，只有找到古今

之间人性的共鸣之处，才能在历史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深刻，写出更多让当代读者感同身受的古代故事。

（作者系作家）

何向阳 马伯庸孙甘露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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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文学肩膀上攀登
□谢 飞

历史文学的“当下性”思考
□马伯庸

从电影回望文学
□孙甘露

新时代文学与影视相伴生长

让文学与影视彼此照亮
6月21日，“文学之光 影视闪耀——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介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会上，何向阳、谢飞、孙甘露、马伯庸作主旨发言。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以“新

时代文学与影视相伴生长”为主题的圆桌论坛，论坛由杨蕊主持，阎建钢、张冀、徐则臣、石一枫、梁振华、张恒、梁萌等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展开深入对谈。本版特刊发主旨

发言与圆桌对谈发言摘编，以期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实现影视转化，携手助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编 者


